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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

我们需要怎样的

读与评

□

纪 晨

有一个这样的书评人， 他和你

的读书旨趣高度契合， 都喜欢史景

迁、于建嵘和李炜光；他对你希望了

解的主题有更多的阅读积累和更清

晰的知识结构； 他写的书评较少或

者几乎没有 “我 ”、“作者 ”或者 “笔

者”之类的第一人称的主观判断，而

是引证所评书籍相关的资料、 数据

和专家观点，集成对该书籍解析；还

有最要紧的一点， 虽然书评写得理

性，但他的文字不会显得麻木冰冷，

而是透过条理清晰的分析和谨慎克

制的评价唤起你久违的思考和不常

见的反省……我终于遇上这样书评

人写的书评———《阅读的逻辑》。

这个书评合集收录了庞溟近年

来对政治、经济、历史、科学和人文

方面的热门或者非热门 （行家术语

“被低估”）书籍的书评。 这些书评并

非就书论书， 而是立足于所评论的

书籍，联系与之相关的时代背景，相

近的主题资料以及存在衔接的现实

问题。 这些书评，已经不仅仅是对书

籍的主要内容的概括和思想的提

炼， 它们超越了常规意义的书评的

范畴， 跨界发展到破解写作主旨的

前世今生， 追寻作者藉由这本书传

递给读者的信息， 甚至引导读者超

越作者给定的边界继续探求一本书

引申出的种种值得思考的问题。 难

得的是， 这些书评并不张扬着 “评

论”本身蕴含的主观作风，而是在条

分缕析、 深藏不露的笔触之间，给

“评论”找到一条实证主义的叙述风

格，告诉爱书的读书人，可以通过像

庞溟这样分析和评价一本书， 获得

冷静的智慧。

毋庸置疑， 书评的一大目的是

帮助读者了解一本书。 可以说，书评

是我们选书的导航仪， 通过它找到

我们感兴趣的书。 但如果书评仅仅

是导航仪， 我们经书评推介读到了

想读的书， 关于读书的活动就像吃

饭穿衣一样一次性消费完毕了吗 ？

阅读对于生活的功能就实现了吗 ？

而这样的书评和“推荐理由”、“内容

简介”有什么区别？ 书评的独特价值

在哪里？

这种追问通常都没有标准答

案。 陈平原老师在接受《文汇报》采

访时说的那段话让人无法忘记，他

说：“谈读书其实是这个意义： 保持

一种思考，反省，批判，上下求索的

姿态和能力。 不是说书本本身特了

不起， 而是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你

没有完全认同于这个现世和现实 ，

你还有追求， 还在奋斗， 你还有不

满，你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另一

种生活方式。 说到底，读书是一种精

神生活。 ”如果我们都认同“读书是

一种精神生活”这个结论，我们一定

不会止步于书评就是选书导航仪这

个定位， 因为这个定位还不足以引

导我们在找到心仪的书后充分领略

心头所好的种种美妙， 没法成全作

为终极目的的精神生活。 所以，我们

还要孜孜以求书评能为我们的读书

生活贡献的独特价值。

在 《阅读的逻辑》 这本书的跋

《我们要的是怎样的读与评》 中，庞

溟提到：“好的书评决不能停留在就

事论事的层次上， 而应该在原书基

础上深化开去，到达方法论的层面。

方法论绝不会背叛你，它是逻辑，是

思维，是意识，是习惯。 ……书评的

意义，也是阅读的意义。 ……书正是

我们命定的咒语、秘密和谜，而我们

需要的书评是解除咒语的咒语，交

换秘密的秘密， 到达谜的谜， 是魔

杖，是钥匙，是地图，护送着我们自

由的思考、生命的勇气、求知的欲望

和相互的认同。 ”这是庞溟对于书评

的独特价值的自述。

他用自己

83

篇书评的合集实

践了他对于书评使命的追求。 记得

梁文道曾在他的一本时评书中写

道，评论文章读者寥寥，或者因为被

评的对象时过境迁， 或者因为读者

对所评事物了解不充分， 因此对评

论内容共鸣不足。 但庞溟提出的书

评方法论已经有足够的立意， 他传

播的不仅仅是书评本身的内容，而

且是解析如何读书、 如何思考的解

码器。 这个解码器传播富于反思内

省的思考力， 从而使读书成为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 是的，它是

你可能需要的读书解码器。

（《阅读的逻辑—————这个时代

我们如何读书》，庞溟著，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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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一版）

这是儒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千古之

谜。

格物致知，这个源于《大学》八目

之学的关键词汇，其论述仅限于“欲诚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

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这句，此后

再未像其余各目一样有所解释， 也未

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

知”这两个词汇，可供参照意涵。

不知是子思先生当初的有意为

之，还是在后世流传中的不慎遗失。之

后， 它竟如谜一般湮没迷失于浩瀚的

中华文字之中。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大

师郑玄首开先河，为《大学》作注时有

言：“格，来也。 物，犹事也。 其知于善

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 此致或为至。 ”明

末刘宗周曾说：“格物之说， 古今聚讼

有七十二家！ ”而由刘宗周至今，又历

三百余年，更增加了许多不同见解。在

《现代汉语词典》 第六版第

439

页，对

“格物致知”的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

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但我总感

觉太过简单笼统， 与其原意已不仅是

毫厘之差。

绝非作为今人妄自菲薄， 实在是

这一概念太过重要。按照《大学》中“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 、齐家、治

国、平天下”等“八目”的排列，以及这

一连锁概念的逻辑推断， 格物致知位

首为基， 应该更接近于人与事物的本

原和真理。 那咱还是借用南怀瑾先生

孤证不立、以经解经的方法，采取迂回

战术以佐证格物致知的真正意涵。

说起格物致知， 不得不说起明朝

的一位 “牛人”。 他就是被哈佛大学

杜维明先生称之为“五百年来在东亚，

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的王阳明。他曾

为了实践一下怎么格物穷理， 一连七

天静坐在书院里观察竹子， 想悟出竹

子的道理。 可惜的是， 尽管他废寝忘

食、目不转睛地看着、想着，一直坐得

支撑不住病倒了， 也始终没有体会出

竹子的道理来。

尽管如此，“阳明格竹” 还是成为

了理学中极有名的一段公案 。

1508

年， 属龙的王阳明在自己的第三个本

命年，被发配到贵州一个叫作“龙场”

的穷乡僻壤， 却阴差阳错地造就了另

一段公案“龙场悟道”：在龙场，阳明先

生“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寐寐中

若有人之者，不觉欢跃，从者皆惊。 ”

“天理即良知。 无善无恶是心之

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

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阳明先生可谓

一语破的

,

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

白无误的阐明 “天人合一” 的东方哲

学。同时，阳明先生还将格物致知的意

涵具象化了：“端正事业物境， 达致自

心良知本体。 ”

那么， 阳明先生的如是解读之于

今天有何意义？ 日本“经营四圣”之一

的稻盛和夫说：“在鄙视劳动、 热衷投

机的世风之中，直截了当地、单纯明快

地追问‘人为什么活着？ ’，具有重大的

意义。 ”稻盛和夫认为，“我们生活在一

个不安宁的时代，世道混迷，看不清前

途。 物质是富裕的，精神却很空虚；衣

食是丰足的，礼义却很欠缺；行动是自

由的，感觉却很闭塞；只要肯努力，什

么都能得到，什么都能做成，但人们却

消极悲观 ， 有人甚至犯罪或搞出丑

闻。 ”

稻盛和夫没有在提出追问之后撒

手不管， 而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有关

格物致知的故事： 生长于贫困之家的

日本农夫二宫尊德，没有学问，却靠着

一锄一锹，从早到晚、披星戴月在田间

持之以恒、精益求精地耕作，把荒地变

成良田，成就了伟业，并由于业绩出众，

为德川幕府起用， 与诸侯们一起被邀

至将军府中。 尽管此前他没有学习过

上层社会专门的礼法， 但言谈举止照

样流露出高贵和威严。 稻盛和夫认为，

沾满汗水和泥土、辛勤劳作的“田间的

精进”在不知不觉中耕耘了他的心田，

陶冶了他的人格，磨炼了他的意志，将

他的灵魂提升到了崇高的境界。

一个故事、一种哲学，能否解答这

个追问，并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

也许见仁见智。但抱有深切危机感、焦

躁感的稻盛和夫先生却坦言：“将毫无

顾忌地阐述我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基

本思想， 将我这根小小的木桩打进时

代的激流。 ”而我也将自己学习格物致

知的心得写在这里，立此存照：磨炼心

志除私心杂念，还原本心之正；全神贯

注于一事一业，形成厚实人格。

文化管见

格物致知

青年课堂

一个美国“北漂”

的奋斗

他坐在我对面平静地说， 他再也不

想回美国了。

那里有他的父母 、 弟弟和爷爷奶

奶。 在美国中部一座仅有

5000

人的小

镇。 他一直生活到

29

岁， 从没离开过，

未曾见识过美国东部的繁华、 西部的浪

漫。 而立之年的他， 第一次踏出家门，

就是到中国的北京。 他住在公益西桥，

从

7

层的出租屋向北望去， 是中国闪闪

发光的政治中心。

他是无数普通美国人中的一个， 他

叫

J

， 瘦高、 短发， 总穿着件松松垮垮

的帆布外套， 从背后看， 真是没有丝毫

洋派， 就像北京大街上一个随时会和你

擦身而过的年轻的 “北漂”。 但熟悉之

后， 你会发现他有点不一样， 和大多数

匆忙加迷茫的 “北漂” 相比， 他的表情

总是很平静， 眼神却总是很执拗。

第一次见到

J

的时候， 他开玩笑地

说自己和那些有钱的 “老外” 不一样，

在美国， 他是一个 “

loser

（失败者）”。

他的家庭并不富裕， 他和弟弟在母亲的

教育下修完了小学到高中的课程： 在政

府助学贷款的帮助下， 他上了一所专科

学校： 上学时， 他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

到餐馆里洗盘子、 到超市当收银员； 他

的爷爷、 奶奶相继得了帕金森症。 但没

有医疗保险，

55

岁的母亲只好放弃工

作专门照顾二老： 父亲曾经几次尝试到

外地找工作， 改变家里的经济境况， 可

是没有学历的他只能四处碰壁；

J

毕业

后， 因为没上过好大学、 好专业， 也找

不到什么薪酬优厚的工作， 依然以洗盘

子、 当收银员为营生， 一点一点地还那

个跟工资相比如同天文数字般的助学贷

款。

后来， 一次机缘巧合， 专科学校的

一位老师推荐他来中国教英语， 他二话

不说， 踏上征程。 这时的他一无所有，

除了梦想。 在北京将近两年的日子里。

他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以上， 同时兼几

份职。 一次， 他在一位美籍华裔老板开

的英语补习学校做了将近一个学期， 临

期末时和老板吵了一架。 正在气头上的

老板不肯给他开工资， 他就在老板的办

公室里坐了一夜， 他说自己跟讨薪的民

工没什么区别。

不必上班的日子里， 他像巴尔扎克

一样勤奋地写作， 物质的贫乏并没有戕

害他丰富的想象力， 在自己的小说世界

里， 他把梦想发挥到了极致。 洋洋洒洒

的文字， 让他挣脱束缚， 插上翅膀， 飞

越现实的一切藩篱。

一次，

J

邀我和他一起去河北涞源，

他长期资助着那儿的一个小女孩。 我开

玩笑问他： “你不把你那点讨薪得来的

钱好好攒着还贷款？” 他笑了： “你一

提贷款， 我就要心碎了。”

那天晚上， 一片亮闪闪的星空下，

一群年轻人在县城路边的小烤肉摊上喝

酒 ， 他一上来就给自己灌了两杯二锅

头。 不会几句中文的他， 跟着同桌人一

直喊 “喝， 喝， 喝”， 把大家都逗笑了。

等人们渐渐散去， 酒桌上越来越安静的

时候， 他轻轻地告诉我， 他觉得那个小

女孩的生活环境和自己小时候很像———

一样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感到很自卑。

他说自己的那点资助并不能从多大程度

上改变这个家庭， 他只是想让那个小女

孩知道， 在困苦的环境中也能长出顽强

的小草， 有一天， 她也可以走得很远，

做很多事。

在北京两年的积蓄， 大部分都被他

用来还上学时欠下的贷款了。 不过每个

月他都要留下点钱。 计划用一个半月的

时间玩一趟 “欧洲游”， 去英国、 法国、

希腊、 德国好好逛一圈，下周就启程。看

他收拾行囊， 我相信他再也不是一个生

活中的“失败者”，他正在一个接一个地

实现着他的梦想。

事实上， 所谓的英雄主义， 就是生

活越让自己直不起腰， 就越要积极地争

取活下去； 所谓的幸福， 就是认清了这

个世界的残酷面目之后， 仍然深深地爱

着它 。 这才是 “失败者 ” 们该走的正

途，无论中外。

（据《环球人物》）

原创文学

紫陌红尘，爱你知否？

□

纳兰薇薇

倘若， 没有那一场网络的偶然相

遇，我仍静谧地游弋在我的天涯，你仍

快乐地翱翔在你的海角。 我们之间，不

会有任何交集， 更不会演绎后来这段

缠绵悱恻、 难以琢磨的隔空离世的爱

恋， 那么， 我们会各自守着自己的明

媚，看花开花落，望云卷云舒，品地老

天荒。

那日，你一剪修葺的身影，惹我倾

心一世的回眸；那日，你一席绕耳柔柔

的软语，醉我今生一汪深情的泪水；那

日，你燃起三生等候的烟火，换我一世

迷离的思恋。 那日，你说我如一丝清新

的空气，皎洁明亮，永远照耀你内心无

以触摸的阴暗；那日，你说你一直在等

待一场雨，等待与我不期而遇；那日，

你说我是一个天真可爱得让人怜惜、

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纯洁女子， 冥冥

之中一个不经意的眼神让你中毒。

那个十二月， 是柔和的， 是甜蜜

的，是喜悦的，是馨香的，是极尽繁华

的。 午后的阳光暖暖的，融化在一丝丝

的秋风中， 带着季节特有的气息腻进

这少见的清爽，拂过幻彩斑斓的帘幔，

扑鼻的恬淡清香迎面而来。

隔窗仰望，天空碧蓝洁净，边缘分

明的大朵白云以婀娜的身姿蔓延过城

市的上空，我的思念，无缘由地停驻在

云端，毫无预兆，再度清晰了起来。

曾经， 我以为， 我是个洒脱的女

子， 常常以跳出三常五界的心态审视

路人，看人来人往，击碎一地的誓言。

那些海誓山盟，地老天荒的诺言，如斑

驳的光线，落地成殇。 游走在断裂的时

光中，孤寂的感觉再一次袭来，告诫自

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乍然相逢在异域， 那个似曾相识

的场景， 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来回播

放，重复着单调却不繁冗的片段，即使

心在隐隐作痛， 依旧灿笑如昨。 却原

来，在不知不觉中我已深陷，那些斑驳

的记忆早已深入骨髓， 忘不掉的时光

早已痛彻心扉。

席慕容说过：如何让你遇见我，在

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

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

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

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

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

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

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

地的，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而我和你， 是否就是那个于千万

人中遇见的人，然后在于千万年之中，

在时间的无涯的荒漠中，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刚巧碰到了的人？ 这样

的偶遇，我知道，总是会带着致命的诱

惑力，即使面朝波涛汹涌的大海，身处

万丈悬崖边， 也会义无反顾的坠落下

去，只为烟花烂漫片刻的激情。

江南的四季总是多雨的， 和你沐

浴着那场不期而遇的秋雨，秋雨迷离，

如雾若丝， 深秋的微寒如飘摇的雨雾

一点一点地渗透心底， 任缕缕思念在

一帘冷雨薄雾中氤氲。 隔着红尘的渡

口，将心情放逐，我站在雨中，雨丝温

柔地拂过我冰冷的面颊， 落在稀疏的

发梢，我盯着那晶莹的水珠，它晶莹剔

透不染微尘， 它的美仿佛荡尽了世间

所有的尘埃， 褪去了铅华， 清淡了妆

容。 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易碎的美

丽，嘴角泛起了一丝浅浅的笑意。 这难

以置信的晶莹， 在我的眼中渐渐纯粹

了起来。

不经意地抬头， 见你， 伫立于雨

中，斜雨绵绵地滴落在你额前的发上，

顺着发际的边缘肆意地流淌。 你侧目

微笑，颔首凝注，洁白、纯净而又明丽。

霎时， 一丝暖暖的情愫摇曳出幸福的

五色球。

蓦然间，我爱上了深秋时节。 一捧

衰草、一曲小调、一个凝眸、一帘幽梦，

叶落倾城，满目苍茫。 总以为海角天涯

遥不可及，孰料，只不过是近在咫尺。

采撷馨香一缕， 期许三世繁华里

永不谢幕的激情燃烧的时光， 绽放出

一朵地老天荒的极其艳丽的花。 而你，

唇边萦绕的翩跹柔情，曾经许诺的“不

离不弃”， 终究没能蔓过流年似水，在

风中悄然流逝，最终还是沦陷。

却原来， 那忧伤而美丽的像童话

般的梦，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那些虚幻

的美丽，因为不真实而终究来去匆匆。

站台 、汽笛 、楼宇 ，依然旧时模样 ；驻

足、转身、回望，物是人非，昔日散场的

影院前早已见不到熟悉的身影。 幸福，

从来不顾及上一刻的缠绵悱恻， 在时

光的荒涯中沉淀成一束荒凉的曾经过

往。

如此，想你的时候很幸福，幸福得

有些心痛。 经不住似水流年，逃不过此

间少年。 我以为的海誓山盟，我以为的

地久天长， 原来不过是秋雨后的幽梦

一场……

舒乙在向记者谈到他父亲老舍

时，提到两件趣事：

老舍先生一生当中， 大部分时间

用在写作上，要求环境绝对安静，字斟

句酌间，往往表情非常严肃。

但有时， 他又充满童心， 非常逗

乐。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年末

测试， 舒乙竟然考了全班第一。 他举

着大红奖状来到父亲面前， 美滋滋地

说：“父亲，快看，俺中了头名！ ”老舍

放下笔，从书堆里抬起头来，笑眯眯地

拿着奖状左看右看， 然后哈哈大笑：

“儿子，你是好样的！ 但是老师悉心教

导的恩情可不能忘， 咱得给老师送点

儿礼啊！ 可是，送啥好呢？ ”老舍言罢，

想了一会儿，便钻进厨房。正当舒乙一

头雾水的时候， 老舍提着一只油嫩鲜

美的烤肥鸭递到舒乙手中，说：“儿子，

给你老师送去！ ”，“不，回来！ ”刚要出

门的舒乙，连忙缩回一条腿。只见老舍

大笔一挥，“唰唰唰” 写了一张纸条，

曰：奉上肥鸭一只，老舍。舒乙说，直到

现在，他的老师还保存着那张条子。

老舍在教育孩子方面， 只有两个

字：无为！ 他不看重功课，也没有强迫

舒乙学贯中西，子承父业，甚至还希望

舒乙长大后当木匠或是拉车。但是，舒

乙却学了理工科，老舍非常高兴，竟然

还生出些小得意。因为，当时理工科是

建设国家最实用的 。 那时的人们常

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每

当理工科同学到舒乙家玩时， 老舍总

会拿把小椅，像一名小学生，安安静静

地坐在一旁， 听他们讲话。 他们说到

哪，他的眼神就跟到哪，还在小笔记本

上恭敬地写写画画。 后来， 老舍还专

门写了一篇文章———《可喜的寂寞》，

表达对儿子及他同学的无限崇拜之

情。

大学时， 舒乙的专业是研究如何

从木材里提炼酒精。 学文的老舍就更

不懂了，所以他最崇拜儿子舒乙。有朋

友到他家来， 老舍会像小孩子一样不

失时机地向朋友煸能：“我儿子比我强

啊！ 他懂得怎样用木头来造酒， 你们

说，神不神？ ”等朋友们要凳子坐的时

候，老舍笑呵呵地卖个关子：真不巧，

你看我们家的桌椅板凳， 全被我儿子

劈掉造酒了……

作为一名文学泰斗， 老舍先生没

有架子，知恩图报，虚心向晚辈学习，

连他爱煸能的小缺点， 也带有几分孩

子般的小情趣。

老舍先生的“无教育”胜似“有教

育”，如同一片广袤葱嫩的原野，一群

小羊仔在自由自在地啃草， 至于小羊

仔们喜欢啃草根还是摘草叶， 选择三

叶草还是婆婆丁，牧羊人不管，那是它

们自己的事，只要无毒无害就可以了。

结果，舒乙这只小羊仔，在“放养”的自

然环境下， 在科技兼文艺方面成长为

万众瞩目的领头羊。

老舍先生的“放养”教育

□

龙飞儿

矿井下的梅花

□

刘万勤

大学生小梅一来到煤矿，就风风火

火地一身扎到井下。 同来的几个大学

生，矿上很器重，一报到，矿长亲自接

待，表示愿意做什么工作，只要那里有

缺口，马上拍板定案。 当时有安排到办

公室的，有安排到宣传科的，也有安排

到质检科的。 唯有小梅，他一口咬定要

下井。 矿长很意外，因为外省一家煤矿

的特大事故，正在全国沸沸扬扬。 他望

望面前的小梅，更更地竖起了大拇指。

小梅是有他自己主心骨的，说起来

还得提到他的爸爸。他爸爸是一家煤矿

的老工人、老领导。他一开头就下井，一

下，就是二十年，干得乐在其中。他对儿

子常常骄傲地回忆说， 满头满脸的黑，

那叫劳动，那叫光荣，那叫骄傲；我就是

一块煤， 能为祖国建设贡献出光和热，

就是心中最大的欣慰。后来担任领导工

作，还经常下井，他说本色不能变。小梅

深受其父的感染， 要到井下当一线工

人，这也是一种传承啊，接过父辈的接

力棒，演绎劳动光荣的新篇章。

忘了告诉大家， 小梅名叫梅华，工

友们都喜欢叫他梅花。 小梅一点也不

怪，因为他的确是喜欢梅花的。 进矿以

来，他搜集不少有关梅花的诗句，什么

“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

什么“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

昏”， 他不绝于口的是王安石的 《梅》：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

雪，为有暗香来。 ”他赞赏梅花暗香袭

人，更赞赏梅花傲寒的不逊风骨。他想，

我就做矿井下的一朵梅花吧。

他跟工友们一起下井，一起晃起膀

子大干，在掘进中，不断刷新纪录，不出

一个月，他就上了矿上的光荣榜。 在防

瓦斯安全活动中， 他不在其位却谋其

事，常常黑更半夜翻资料，常常和工友

拉呱，开动脑筋想办法，先后提出三项

建议，均被矿上采纳，在安全表彰大会

上，他还上台戴上了光荣花。 工友们既

是赞扬又是开玩笑地说，你这朵井下的

梅花可真香起来了。

其间遇到了婚姻问题。矿上的一名

女大学生和他有了意思，他觉得在一个

矿上同建一个家庭， 有利于家庭生活，

又有利于在矿上扎下根来， 大干一场。

只是后来女方提出一个先决条件：把工

作调到井上来，别再那样黑头黑脸驴上

马下地干。小梅一听，摆了头：我还没有

干出个名堂来，心咋会收，工作更不会

变。 在不紧不慢中，如此恋爱关系又恢

复成了同事关系。身边的黑脸兄弟知道

了这事，很惋惜地说：“看，要到嘴的肉

飞了。 ”他笑笑：“这肉吃着不香。 ”矿长

见他，也低叹一声。

近一段， 矿上的经济状况有些吃

紧，矿上无奈，奖金降下一截儿。这时就

有人出气不匀了，感到冬天已始，寒气

袭人。 小梅在冷言碎语不时钻入耳孔

时，只道出一句：风物长宜放眼量。他再

三思索，颇有感慨，在难眠的夜里，舞笔

写下了《直白》一首诗：“我是矿井下的

梅花，亲吻了雪花的冰凉，在寒风的摇

曳中，愈是热烈地绽放，因为我心里，贮

满春天的气息。 ”他草成这首小诗，拿给

矿宣传科，宣传科立马把这首小诗登在

矿区的黑板报上。 不少工友阅读之后，

连称好诗，夸他大学生真会艺术，这不

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眼光和心声啊。原来

有异样想法的一些工友，也羞愧自己见

识浅，少思量，心里也扑来了“春天的气

息”。井下，在采掘中，春光明媚，新纪录

又不断刷新。

那天刚升井，碰见矿长。 矿长笑着

递过手机说，给你捎来一句话。 小梅接

过一看， 正是那位女大学生发上的：

“小梅，现在我理解了你，千言万语归

一句：我深深地爱着你！ ”小梅望望矿

长，猜想着矿长的良苦用心，心里热乎

乎的。 这时，他猛一抬头，只见一张美

丽的笑脸正迎他飘来。 开口没两句，一

双皙白的手紧紧抱住了他的肩膀。 他

那浑身上下的黑，像是爱恋的情愫，吻

在她的手上、脸上、身上。 这分明是，一

尊美丽的雕塑，一边笑得很妩媚，一边

笑得很绽放。

偷眼看的矿长，笑得更开心……


